
东山情
文/张富群

老李的名 字 叫 东 山 。他是
丹凤县东 山 镇邮政支局 负 责桐
树沟和北岭村邮路的邮递员 。

二十 多 年 前 ，东 山 参加 了
邮政工作 。他第 一天从支局 出
发 ，推着带有邮包的 自 行车 向桐
树沟的沟沟岔岔出发分送邮件 ，
第二天绕道从北岭村送邮件返
回 ，往返行程百余里 。

一年后 ，东 山产生了调动工
作的念头。他想 ，自 己的青春年
华不能 白 白 流落在这崇 山 峻岭
之中 。每次出发时 ，他都有一种
面临痛苦的感觉 。

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季 ，雨中
夹 杂着雪花 ，寒风 阵阵袭在脸
上。东 山在桐树沟 、北岭两村交
界处病倒 了 ，发着高烧 ，但他还
有 三张汇款单未送到收件人手
中 。他想强挣扎着到岭头上送
邮件 ，但 向 远方 一看 ，往 日 不觉
的岭今天是那样高 ，那样 陡 ，那
样遥远 。

在 困难关头 ，桐树沟西湾村
的杨新宽大叔来到东 山 身旁 ，用
手一拭 ，惊讶地说：“东 山 ，你咋
病成这个样子 了 ？”随 即把东 山
背 到 自 己家里 ，叫 来医生 ，一边

吃 药 ，一 边 打
针 。杨大叔 的女
儿淑 芳 端来 一碗
热气腾腾 的 鸡蛋
面 条 ，东 山 感 动
得泪流满面 。

当 杨 大叔 得
知 东 山 急 着 要送
三 张 汇 款 单 时 ，
一拍大腿说：“这个您放心 ，我就
去把这三个人叫来 ，您亲手送给
他们。”东 山 的泪 水像泉水一样
流了 下来 。

东 山是个孤儿 ，党就是他的
亲人 。初 中毕业后村党支部把
他送到部队 ，部队成 了 他的家 。
复员 后被县 民政局安排来到 了
东山邮政支局 ，参加了工作 。今
天 ，东 山遇到了新的亲人 。

新宽大叔的老伴已经病故 ，
他和女儿淑芳相依为命 ，种地为
生 。

淑 芳 初 中 毕业后在桐树沟
村 小 当 民 办
教 师 。东 山
有 病 的 两 天
里 ，她 一 直守
候 在 东 山 身

旁 ，倒水 、递药 、端饭 ，东 山 心里
感到非常温暖 。

到 了 第三天 ，东 山 病好 了 ，
他依依不舍地离开杨大叔和淑
芳 ，沿北岭村回到丹凤东 山镇邮
政支局 。

此后 ，东山觉得桐树沟的风
光是那样秀美 ，他总是不知不觉
地完成邮件发送任务 。每次他
都要 到 桐树 沟村小看 望 淑 芳 。
东山爱上了 淑芳 ，爱上了 桐树沟
与 北岭村 的 山 山 水水 、沟 沟 岔
岔 。他熟悉那里 的 一草一木和
一张张和蔼可亲的脸庞 。

第 三 年 春
暖花开的 时候 ，
桐 树 沟 村 小 成
了 东 山 歇 脚 的
地 方 。每 次 东
山 一 到 ，淑芳就
端 上 一 碗 热 气
腾 腾 的 鸡 蛋 面
条 。东 山 心 中

感到热乎乎的 ，乏意全消 ，力量
倍增 。

一次东 山 在桐树沟 西 岭上
送一张一百元的汇款单 ，收件人
张大年是一位六十多岁 的老人 ，
钱是在深圳打工的儿子汇来的 ，
家中只有老两 口 。东山想 ，西岭
到镇上邮政支局有五十多里 ，老
人行动不便 。就主动和老人商
量 ，由 自 己为老人代领 ，然后把
钱直接送到老人手里 。老人十
分感谢 ，托人写信告诉儿子说 ：
“ 东 山是咱山里人的亲人。”张大
叔的儿子那年回家探望双亲时 ，

专程向东山道谢。现在 ，在外打
工的人越来越多 ，二百元以下的
汇款单东 山 都给代领 。桐树沟
和北岭的人说：“东 山 是我们最
信得过的人。”

东 山 有 一 儿 一 女 。女 儿 叫
李萍 ，儿子 叫李强 。那些年里 ，
东山 一到桐树沟村小的家里 ，淑
芳就端上来一碗鸡蛋面 ，招呼两
个 孩 子 说 ：“你 爸 爸 挣 钱 不 容
易。”女儿送来一杯热茶 ，儿子递
上一支烟 。东 山 心 中总是热乎
乎的 ，觉得 自 己是一个非常幸福
的人 。

现在 ，东 山 被桐树沟 、北岭
两村的乡 亲们称作老李 。李萍
中 央财经大学毕业后在省财政
厅工作 ；李强西南交大毕业后在
大学教书 。淑芳后来 中 师 函授
毕业转为公办教师 。新宽大叔
依然健在 。老李整天乐 呵呵地
在桐树沟的山 山水水 、沟沟岭岭
分送着邮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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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陕蒿沟游
文/马光

壬辰孟夏 ，某取道沣峪 口驱
车送友之宁陕蒿沟 。山道蜿蜒 ，
凉 风 习 习 ，峰 峦 起 伏 ，杂 花 烂
漫。路沿溪而时闻水声淙淙 ，林
慕翠而伴 以鸟 鸣春涧 。时 山 以
绿 ，水 以 澈 ，花 以 缤纷 ，鸟 以鸣
叫 ，路 以 曲 折 ，众人 啧 啧称叹 。
诚仙境也 。

行行停停 ，逍遥至 沟 ，但
见竹林森森 ，旌旗飘摇 ，有 山
雉野兔腊 肉 随风荡于 门 口 ，口
舌生津 。

辗转送友人到沟深处 ，得见
几位新长安 书 画 名 流 ，一 见如
故 ，遂把酒言欢 ，荒野之 中乃有
此景 ：夕阳西下 ，山色苍茫 ，竹林
之畔 ，长亭之侧 ，木几围坐 ，狂人
几许？

谈天下短长 ，论古今高下 ，
兴之所至 ，某 以碟碗 为 丝竹之
音 ，合之 以长啸 ，某之小女亦翩
然而舞如蝶 ，众人喝彩不 已。当
下借酒莽求字画 ，不想王生欣然
应允 。

乃入亭中铺上等宣纸 ，王生

似随性而为 ，勾画了 了 。余不谙
此道 ，觉无甚 玄妙 ，不 过尔尔 。
许久王酒兴勃发 ，面色微红 ，神
采飞扬。彩墨早有弟子调和 ，生
与众人随意应答间泼墨于纸 ，突
放声一笑 ，曰画成——赫然一牡
丹 图也 。花红蕊黄叶绿 ，浓淡相
宜 ，待其提笔落款 《沉醉东风》，
某才悟 白 处隐约几缕轻风 。众
人以为妙绝 。

时天色 已暗 ，山 风徐来 ，旁
湖水碧波荡漾 ，昏黄灯光之下更
觉玄妙。乘胜又求之他人 ，观其
面相 ，眉 宇见邈远之色 ，身体亦
显单薄 ，不 想起笔 运 笔尽显 力
道 ，中 间 亦 不 与众人言笑 ，速度
较王生为快 ，不 多 时 ，几树玉兰
傲然挺立 ，其枝直而有 力 ，其花
婀娜多姿 ，枝见豪放 ，花为婉约 ，
两样风格合二为 一 ，名 画为 《玉
树临风图》，道家风骨也 。

倘 牡 丹 美 艳 ，玉 兰 则 素
雅 ，倘牡丹华贵大气 ，则 玉兰
长于风骨 。

杨生操刀之时 ，玉桂未至 ，

天色 山峰俱乌黑如墨 ，湖亦不见
颜色 。偶尔狗吠之声起伏尤显
山野之静。两方唱罢 ，杨生亦无
推脱 ，笔法亦不 同于前二人 ，厚
重异常 。少许 ，成 ，其画不拘于
长礼 ，构 图 诡异 ，图 中 两狗对决
似有狂吠之声 ，上有祥云飘渺 ，
白 鹤盘桓 ，一麒麟 时隐时现 ，下
有庙宇旗杆农家炊烟 。某觉其
为恋人至而喜 ！抑或为某祈愿 ？

三画艳丽苍劲丰满 ，各有所
长 ，某 岂一个乐字了得 ！思今 日
之情状 ，某亦心潮澎湃 ，叹某为
一 国文教师 ，良辰美景赏心乐
事 ，四 美齐具 ，今 日 如若不作
记 ，恐为人生大憾事 。当 下斗
胆吹嘘 ，愿 以今 日 之乐事为文
以记之 ，众人笑 ：文成之 日 为再
聚之时 。

时至戌 ，留 友人于斯 ，其他
人等踏夜而归于长安 。

惭愧不已 ，某为此文已月 余
后 ，为记游 ，为承诺 ，为与诸雅士
墨客再聚 。

是以为记 。

抽烟 ，是一种心情
文/阎瑞先

自 从爱上写作这个让人爱恨
交加又不挣钱的差事 ，抽烟便成为
写作 中 的一种常态 。对于我这样
嗜烟如命的 “烟 民 ”来说 ，最得意的
时刻是独守书房 ，一边腾云驾雾 ，
一边不打磕绊地敲打着键盘 ，飞扬
的思绪与烟雾一起飘飘渺渺 ，成就
一篇篇从心底流畅出来的文字 。

好作 品 都是 用 烟 熏 出 来 的 。
远的不说 ，就拿我省几部获得茅盾
文学奖 的长篇 巨 著来说 ，路遥 的
《 平 凡 的 世 界》，陈 忠 实 的 《白 鹿
原》，贾平凹的《秦腔》，哪一部不是
“ 烟熏”出来的？据我了解 ，平凹先
生写作时 ，不仅抽烟 ，而且要燃香 ，
那是真正的烟薰火燎 ！从这点上
看 ，作家都是喜欢吸烟的 ，吸烟才
能激发灵感写 出 好作 品来 。有 人
也许要反驳 ，曹雪芹不抽烟 ，却写
出 了 《红楼梦》。仔细一想 ，这话站
不住脚 ，因为曹雪芹时代 ，还没有
现在 的香烟 ，如果有 ，心 中郁 闷 的
曹老先生焉能不吸烟 ？

一 些不抽烟 的人挖空心思也
想不 明 白 ，抽烟
有 啥 好 处 ？抽
烟 也 许 没 有 一
丁点好处 ，存在
的都是合理的 ，
能 有 那 么 多 的
男 人 女 人 顽 冥
不 化 地 喜 欢 抽
烟 ，说明抽烟不一定是好事但绝对
不是一件坏事 。对于抽烟 ，现在社
会上有 两种截然不 同 的观点和看
法 ：一种认为抽烟有害身体 ，是害
人害 己的恶 习 ，要坚决制止 ；一种
认为抽烟是生活的必需 ，是男人的
象征 ，要坚决捍卫。从低碳环保的
角度来看 ，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越来
越多 ，吸烟的人在公共场所似乎成
了 过街老 鼠——人人喊打 。不争
的事实是 ，吃 烟 的 男 人越来越 少
了 ，吸烟的女人越来越多 了 ；抽烟
的老头越来越少 了 ，玩烟的青少年
越来越多 了 ；抽 自 己烟的人越来越
少 了 ，抽公家 烟 的 人越来越 多 了
… …这众多的一少一多 ，是社会的
变迁 ，也是人间的冷暖。不喜欢抽
烟的人常说 ，抽烟是无聊人无所事
事时的一种丑态 ，一个丢弃不掉的
恶 习 ；喜欢抽烟的人却说 ，抽烟是
抽烟者疲惫人生的一丝丝浪漫 ，一
次次浮躁后的淡定……我只想说 ，
抽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 、一种
寻常人生的平常心情 。

让人抽烟 ，天塌不下来。我总
认为一个男人的书房 ，如果没有烟
味就如 同女人的 闺房没有香水味
一样 ，少 了 最本质 的东西 ，待在里
面都不会感觉舒服 。我有个很不
好的 习惯 ，坐在只有墨香而没有烟
香的书房里写作 ，思绪常常会 “便
秘”，坐得时间再长 ，再怎么苦思冥
想 ，总是 “拉 ”不 出 来多少东西 ，还
憋得面红耳赤的 。这时候 ，就急需
要一支烟。烟是撞击心灵的火花 ，
灵感就在打火机咔嚓的一瞬 间 随
着第一缕烟雾的喷薄而闪现 。

在我们家 ，妻子是一个绝对的
禁烟主义者 ，她有支气管炎 ，一丝
一毫的烟味都 闻 不得 。为 了 不让
妻子 闻到烟 ，每 当赶稿子 的 时候 ，
我都要等她熟睡之后 ，关上书房的
门 ，打开窗户 ，然后再点着烟 ，进入
一个人的写作状态 。特别是在冬
天 ，寒风飕飕 ，浓烟飘飞 ，正写得起
劲 的时候 ，门被 “咚 ”的一声撞开 ，
妻子河东狮吼般地站在身后 ，写作
的思绪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，心情

顿 时烦躁起来 。这样 的情景经常
出现。为了抽烟 ，我没少与妻子吵
架。生活上我很照顾体贴妻子 ，还
能干家务又做得一手的好菜 ，在街
坊邻居眼里 ，我都是百里挑一的好
丈夫。我就是对妻子一百个好 ，只
要提起抽烟 ，就被妻子 “一票否决
了”！在妻子眼里 ，好男 人与坏男
人的区别只有一个标准 ：抽烟的全
不是好男人 ！

抽烟是我们和谐的家庭唯一
影响和谐的杂音 。为了抽烟 ，我和
妻子吵过 、打 过 ，甚 至 闹 过 离婚 。
几年 闹腾下来 ，结果是 “我照抽我
的烟 ，她照 骂她的娘”。我心里明
白 ，妻子 不 让 我 抽 烟 不 是舍不得
钱 ，而是怕伤了 我的身体。她不让
我抽烟 ，是关爱我。而我对她的爱
充耳不 闻 ，依然我行 我 素 。她伤
心 ，我也痛苦。改变这种现状的还
是烟。今年 “五一 ”前夕 ，我给一位
老板朋友赶稿子 ，妻子无事就带着
她一块去 。那是一篇近乎万字的
劳模材料 ，要赶在明天拿出来。为

了不耽误时间 ，老板在报社附近一
家五星级宾馆专门开了 一间房子 ，
拿了一条好烟 ，算是精神食粮。吃
过夜市后 ，妻子便躺在床上很快进
入了梦乡 ，我趴在 电脑前吭吭哧哧
地敲打着文字 。因为妻子在场的
缘故 ，我坚持没有抽烟 ，半个晚上
都过去了 ，只想了 一个标题。老板
和秘书就住在隔壁 ，一个电话接一
个 电 话地催促 ，催 得我满房子乱
转 ，就是没有思绪。妻子睡了 一觉
醒来 ，看看空 白 的电脑和我痛苦的
表情 ，第一次洒脱地说：“你要是忍
不 住 ，就抽 吧 ！”她还递 过来 一支
烟。我如遇大赦 ，立即从命。从第
一根抽起 ，到材料写完 ，两个烟盒
都瘪了 。天未亮 ，对方高高兴兴地
拿走了材料 ，丢下了 一沓稿费 。妻
子很动情地说：“你再抽一根 ，赶快
睡吧 ！”

从反对到理解再到默许 ，妻子
对我的政策放宽了 ，自 己反而抽的
少 了 。有时我想 ，戒烟并不是什么
大不 了 的事 ，想抽就抽 ，不想抽就

不抽 了 ，也没有
什 么 清 规 戒
律 。最 烦 有 一
种人 ，自 己抽烟
时 ，把抽烟说得
比花儿都好 ；自
己戒烟 了 ，把抽
烟 的 人 骂 得 猪

狗不如 。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个处
级干部 ，因为现在的县长都爱走极
端 。抽 烟 还 是 戒 烟 ，不 要 听领导
的 ，也不要听烟友的 ，最好听医生
的 。如果医生让你非戒不可 ，说明
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，有时
真的忍不住就不妨过过瘾 ，那只能
是 ：抽烟不 过喉 ，炒菜不放油 ，走路
不上楼…

有人 说 ，抽烟抽 的是牌子 ，我
要说 ，抽 烟说到底抽的是心情。君
不见 ，抽烟者 ，高兴时抽 ，苦闷时也
抽 ；发 了 奖金抽 ，不发奖金照抽 ；打
牌 自 摸 时抽 ，不胡牌时照抽。随随
便便 ，简 简单单就是抽烟的最高境
界。心情好不好 ，与抽烟的牌子无
关 ，中华 、芙蓉王 、好猫能抽 ，10块
钱的大 众烟照抽不误 ，但有 些烟 ，
坚决不能抽 ，比如千价烟 、腐败烟 ，
还有大 烟 。我们都是普通人 ，只能
抽着普通 的烟 ，干着平凡的事 ，不
要 因为抽烟不抽烟而搞坏 了 我们
的心情 ，搞僵了 夫妻关系 ，搞乱 了
我们原本平淡的生活 。

幛子松情愫
文/李彩艳

每 当 我放眼满 山葱绿的
时候 ，樟子松 的那一 抹生机
盎然的绿总能唤起我种种美
好的 遐想 ，总 会被它的精神
深深地折服 。榆林市位于陕
西省最北部 ，属 暖温带和温
带半 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，
寒冷干燥 ，大多是沙土 ，腐质
层和营养成分非 常 少 ，而樟
子松却可以忍受零下50度的
严寒 ，零上40度的高温 ，在风
沙土 、砾质粗砂土 、沙壤土 、
黑钙土 、白 浆土上顽强地扎
根生长 。

于 是 ，榆林人 民 深爱着
樟子松 ，用 心栽培着它 ，呵护
着它 ，最终 ，樟子松成为榆林
市退耕还林 、防沙治沙 、四旁
绿化等工程 的 主 要树种 ，被
喻为 “绿色冠军”。

樟子松彰显着生命的绿
色 ，扎根沙丘 ，树冠 向 阳 ，与
许多 的在荒漠上生长的植物
一样 ，没有华美的外表 ，树干
也 并不 高大 ，但是却能迎着
风 沙 ，根 系 牢 牢 地 扎 入 土
壤 。我亦会被樟子松根植沙
丘 的顽强生命 力 所感 染 ，生
命的礼赞油然而生 。

清晨 ，和 煦 的 阳 光 普 照
林 间 ，朝露在绿叶 中 闪 着 晶
莹剔透的微光 ；傍晚 ，晚霞编
织 出 缕缕 五 彩纱衣 ，披在松
林上 ，一棵棵松树就像婀娜
多 姿 的 少 女 婉 约 含 羞 。夜
晚 ，丝丝月 华倾泻在树林间 ，
斑驳的树影为松树编织着美
妙 的 梦幻 。春天 ，松树开始
抽芽 ，鲜嫩的芽枝就
像新生的婴儿 ，悄然
生 长着 ；夏天 ，碧绿
的 枝 叶无 畏地 接 受
着 炎 炎 烈 日 的 灼 晒
与倾盆大雨的洗礼 ；
秋天 ，郁郁葱葱的松
林像钢铁 战 士 一 样
傲然挺立 ，任凭东西
南 北 风 的 肆 虐 ；冬
季 ，伟岸苍劲的松树
像是翩翩少 年 ，在纷
纷 扬扬 的 大 雪 中 摇

曳着绿色 的手臂 ，舞动着绿
色旋律…

因 了 它 的顽强生 命 力 ，
因 了 它 的 高 昂 气节 ，榆林人
用挖坑 、换土 、栽植 、浇水 、覆
膜 、套 笼 技术 栽植 了 一 片又
一 片 的 小松林 ，在 这样 一个
绿色和谐的生态环境下快乐
地生活着 ，他们用 超人 的 智
慧和勤劳的双手美化着 自 己
的城市 ，美化着 自 己的生活 。

我爱扎根生长在榆林这
片富饶土地上 的樟子松 ，赏
识它 的 苍劲有 力 ，赏识它 的
不 屈 不 挠 ，赏 识 它 的 执 着 ，
不 ！不仅仅是赏识 ，那 是 一
种肃然起敬的仰慕和眷 恋 ！
是啊 ，谁人不爱耐严寒 、耐干
旱 、耐贫脊 的樟子松 ？它为
榆林的 绿化立下汗马 功 劳 ，
它傲立大地的 品 质 ，是 一 种
源 自 对 生 命 高 度 负 责 的 态
度 ，是 一种不 可抗拒无 以 比
拟的风骨 ！我不是诗人无法
写 出 绝美 的 诗篇赞誉它 ，我
不是音乐 家 ，无才 谱 写壮丽
的词 曲 讴歌它 ，却 有 一 颗虔
诚的心眷爱着它 ，守护着它 ！

是啊 ，有 了 这 满 山 葱 茏
盎然的绿 ，有 了樟子松的铮
铮傲骨 ，榆林人永别 了 “一
队风来一 队砂 ，有人行处没
人家 ；阴 山 入夏仍残雪 ，溪
树经春不见花”的脆弱生态
环境 ，走进 了 “沃野千里 ，
水草丰美 ，群羊塞道 ，牛马
衔尾 ”之 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
新生活 ！

如花的女人
文/程毅飞

冷雨飘落的冬 日 清晨 ，卖花女人照例把她的
花摊摆 了 出来。女人身着一件手工缝制 的有着
细碎小花的棉袄 ，冒 着沁人的寒气 ，推一辆装有
花木的三轮车来到街边的路 口 ，把一盆盆花木卸
下来 ，整齐地摆放好 ，然后就着手搭摊了。

她先 是从 车子上 搬下 一 个水 泥 灌铸 的石
堆 ，然后用 力把一顶大伞撑起来 ，将伞把插进
石堆中 间预 留 的石孔中 。由 于伞面较大 ，她在
撑插时瘦小的身躯微微晃动着 ，嘴里不时喘 出
粗气 ，形成一股股 白 色 的雾 ，空气虽然潮湿阴
冷 ，但她的额头 已分明渗 出 了 细密的汗珠。撑
起的伞面 刚好罩住女人小小的花摊 ，望去 ，有
玫瑰 、百合 、菊花 ，还有发财树 、万年青和蟹
爪兰……一片生机盎然 。

女人一边看着从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 ，一
边从车子上放着的篮子里摸出 一个馒头 ，仔细
地吃起来 ，很是有些优雅 。之后 ，她就开始忙
活了 。一边拿起剪刀修剪那些花 ，一边去望边
上的大街 ，街头装修时尚 的那家鲜花店 ，卷 闸
门还关着呢 。

小巷对面 ，大婶一边打开小吃店的木门 ，一
边 自 语着：“这鬼天气 ，咋不睁眼了 呢？”说着就跨
出 门看天 ，仍嘟囔着：“真冷啊 ，怕是要下雪了？”
猛抬头 ，看见对面卖花的女人 ，先是一惊 ，随即便
平静下来：“姑娘 ，这冷的下雨天你咋还 出摊呢 ？
快到大婶的店里喝 口 水暖和暖和吧？”

“ 不用 了 ，大婶 ，我带着热水呢。”说着 ，
女人从车子上取出热水瓶 向对面晃晃 ，一边不
好意思地笑笑——心想大婶每 次都喊她 “姑
娘”，其实她早已是孩子的娘了 。

回过大婶的话 ，女人继续低头修剪她的花
木 ，偶尔抬起头看街对面那家花店 。这时 ，花
店的门 刚打开 ，一位年轻漂亮穿着时尚 的女孩
正不紧不慢地 向店面外的台 阶上搬花 ，每搬一
盆 ，都要用 手去拢 一拢她那又黑又亮 的长发 。
女人看着 ，眼里流露 出 既羡慕又 向 往 的神色 。
她想 ，如果 自 己也有这样一 间花店就好 了 ，那
她就不用起早贪黑风吹雨淋的艰辛 了 ，至少会
比现在轻快一些 。

虽然天很冷 ，女人的生意却特别好 。天色
慢慢暗下来的时候 ，女人的花也卖完 了 。女人
开始收拾花摊 ，准备回家 。对面小吃店的大婶
又在那边说：“姑娘 ，生意不错嘛？花全都卖
完了啊？要是天天都这样就好了 ，那你用 不 了
多少时 日 就可以租个店面了。”

“ 谁说不是呢 ，大婶 ！但离租店面还远着
呢？不知猴年马月 才能攒够那笔钱呢？”女人一
边应着 ，一边又转头去看街对面的鲜花店 。此
时 ，那店里的灯 已亮 了起来 ，整个屋子灯火通
明 ，人影绰约 ，充满 了温馨的气息 。女人拢拢
头发 ，又抬头看 了看那家鲜花店 ，兀 自 笑 了起
来 ，微微的 、浅浅的 ，好像花儿正在一点点地
开放 。

只要没有特别紧要的事情 ，女人的花摊都
会准时在老地方摆出 。寒冬的街头 ，北风一阵
紧似一阵地吹着 ，女人依旧 穿着缀有细碎小花
的棉袄 ，守着她 的花摊 。路人经过她的花摊 ，
总能看到她在笑 ，行人就不 由 自 主来到她的花
前 问这 问那 ，她都微笑着一一给予应答 ，即使
不买她的花 ，也看不 出她有一丝的愠色 ，仍旧
是一脸的微笑 ，就像她的花儿一样 。虽然她禁
不住一次次 的寒颤 ，但看得 出 有 了 花的 陪伴 ，
她满脸都写满了 幸福 ，这时候的花儿分明 也是
幸福的了 。

每天上下班经过路 口 ，从花摊旁经过 ，看
着女人的花摊和她那浅浅的笑 ，都会使我感到
无 比 的 安 宁 和愉悦 ，心 中 即使有 着天大 的不
快 ，也会烟消云散 。每当 这个时候 ，我就觉得
女人分 明 就是花摊 中 的 一朵花儿 ，优雅地含
苞 ，静静地开放 。这样想着 ，我的 内心就被一
种幸福笼罩着 、包围着 ，惬意无比 。

水调歌头 ·生 日赋
词/葛云峰

6 月 21日 中 午 接 妻 电 话 ，邀 晚 餐 与 儿 子 一 起
下 馆 子 。问 其 何 故 ，方 知 今 天 为 余 58岁 生 日 。
忽 念 岁 月 匆 匆 ，将 步 晚 年 。是 日 静夜 写 于 家 中 。

韶华叹几许
节 物 已 移秋 。
不 觉 五十 又八 ，
何 恋 再风流 。
欲观 夕 阳 斜照 ，
又 恐余 生虚度，
夜静 易 生忧 。
岁 月 渐 离 去 ，
舟伴远 山 游 。

细 思 想 ，
世 间 事 ，
岂 须 愁 。
自 然规律 ，
无 怨 霜 月 照 白 头 。
笑看 桑 田 沧海 ，
晚照风光无 限 ，

心 正 自 归 幽 。
老骥将伏枥 ，
千 里 志难休 。


